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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明信先生永远激励我们奋进 

 

萨仁高娃 ①

简历投过去没过多久，有一天 BP 机（当年手机还不够普及，BP 机为主要流动通讯设备）

响起。回电话过去，接电话的是现民语组组长全桂花老师。她说在东编组看到了我的简历，

民语组刚好缺藏文新书编目人员，根据简历上的信息，她觉得我很适合在民语组工作，就把

简历带到了组里。我硕士时候跟随导师的研究方向，学了藏文，在简历上突出了这一优势。

 

 

黄明信先生修成正果、步入天界近一个月时间了。自 2017 年 6 月 2 日上午在北京濛濛

细雨中目送先生最后一程至今，先生音容笑貌常浮现在脑海里，总想着以什么方式表达对先

生的缅怀。 

其实，我与先生的接触并不多。我 2002 年 7 月入馆在少数民族语文组（以下简称“民

语组”）工作时，黄明信先生返聘十年后于 1998 年退休也已有四年。因此，我没有和民语组

部分老师一样能有幸与先生共事，也没有太多机会能直接聆听先生指点。但，黄明信先生是

我入馆时的考官，编目工作当中的导师，援藏期间的灯塔。 

 

黄明信先生是我入馆时的考官 

2002 年，新毕业生应聘入馆时并不像现在一样通过馆里统一考试，而是根据部门要求，

科组可对拟聘毕业生采取针对性的业务考试形式。2002 年春天起，我开始找工作，考虑到

国图民语组已经有了蒙古文编目人员，我就把简历投到国家图书馆外文采编部（当时合为采

编部）的东文图书采编组（简称东编组）。顾名思义，这是着重采访和编目除中国之外的东

亚各国语言文字图书的科组。刚走出校园时，自认日语水平尚可，可胜任日文图书的采访和

编目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 工作单位：国家图书馆古籍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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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老师约我到组里面谈。我喜出望外，按约好的日子到了民语组，面对面谈，当时情况很融

洽，嘱咐我回去后好好考虑一下，我当场就表示很愿意到民语组工作。 

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全老师呼起了 BP 机，回电话时问：“考虑得如何，还一如既往地想

到民语组吗？”我回答：“是的，不改变主意。”全老师说：“那改天过来考试一下藏文。”一

听考试，虽然有点懵，但也不知是什么样的考试，无从准备。 

考试那天，还是在民语组，放电话机的共用大桌子上，全老师递给我考试题，说是黄明

信先生出的试题。记得是两叶长条书上的藏文复印件，让我翻译上面的内容，具体内容现已

不记得。就我当年的藏文水平，很难一眼就能翻译出来，便翻阅随身带的蓝皮袖珍《藏汉字

典》（西北民族学院藏文教研组编，甘肃民族出版社 1996 年出版），逐字翻译，翻译完后，

整个组合起来不知何义，就那么提交了答题卷。 

之后，又经过当时善本特藏部（现古籍馆）主任和人事处处长的面试，转眼到 7 月中旬，

较为顺利地进入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少数民族语文组工作。工作后，全老师透露，当时对

我的答题，黄明信先生的评价是“字面意思都翻译了”，言外之意，和我自己感觉一样，内

容深层意义没能翻译。但，黄明信先生根本没说后半句，可能不想为难我这个刚刚走出学校、

面临就业的学生，特别是对刚走上社会的年轻人一种包涵宽厚的态度吧。因此，黄明信先生

对我入馆并在民语组工作起到了关键作用，做了一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好考官。而我，今

生能够做一回黄明信先生的学生，接受他的考试，应是前世的造化今生得到的回报吧，永远

不会忘记。 

 

编目工作当中的导师 

入馆后，我主要负责民语组藏文新书的编目工作。因图书馆编目系统无法解决少数民族

文字原文的输入，像蒙古文、藏文、维吾尔文等书，题名均需拉丁转写。在编目系统中，藏

文拉丁转写，基本无障碍。 

那时，黄明信先生偶尔到组里，推门进来后基本都坐在靠门左侧第一个办公桌那里，那

是他还没退休前的座位，组里一直没有动，更没有撤。他坐在那里，话不多，拉出办公桌抽

屉，似乎在寻找着什么。组里熟人时不时和他开个玩笑，也有请教问题的。他有时也向我们

询问使用电脑的一些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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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一次，见他到组里来，我就把系

统中转写的藏文字母请他看了看，请教

有无问题。他认真地，从左到右，从上

到下，一行一行地看，最后说：“没有问

题，就藏文字母‘འ’，可以用你现在使

用的‘h’，也可选用学界较为普遍使用

的 ‘v’。”他既没说错误，也没说让我

修改。黄明信先生给人提出建议，总是

这么缓和，给你留有很大的余地。为与

学界一致，检索能够更顺利，我将之前

编目的转写字段均调出来，将之前转写

“འ”用的“h”均修改为“v”。这是黄

明信先生在工作当中面对面指导我的第

一次，也是唯一一次。当然，黄明信先

生在藏文古籍编目方面所做的规范条例

等，至今都是我们不可或缺的工具书，

遇到问题总要翻阅它。 

2004 年起，我到善本特藏部敦煌文献组工作，见到黄明信先生的机会变得更少。虽然，

当时还经常回民语组帮着编目藏文新书，但几乎见不到黄明信先生的到来。以致 2007 年 12

月，《黄明信藏学文集》出版座谈会暨黄明信先生诞辰 90 周年庆祝会上，我也未能到现场服

务。直到 2009 年 7 月的一天中午，我有事去民语组时，恰好遇见黄明信先生也在组里，已

92 岁高龄的他谈笑风生，精神状态好极了。组里年轻同志纷纷与他合影，我也有幸与先生

合了一张影（图 1）。这是与先生近距离拍的唯一一张合影。 

 

援藏期间的灯塔 

2010 年 8 月起，我作为文化部第六批援藏干部到西藏图书馆工作，为期三年。临行时，

国家图书馆领导鼓励我：“黄明信先生在甘南拉卜楞寺苦修八年，精通因明学，掌握藏族历

算学，艰苦岁月造就一人非凡成绩。愿你凯旋！”援藏，适应高海拔缺氧环境，并与当地同

图 1:2009 年 7 月 13 日 11 时，作者与黄明信先生在国

图民语组合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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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和谐融洽地工作，在岗位上做出应有的成绩来，对我而言，似乎并非很难。并且，三年，

比起黄明信先生的八年，更算什么呢？！ 

为了解黄明信先生在拉卜楞寺的生活，也查阅过相关书籍，尤其是 2011 年出版的《黄

明信拉卜楞寺研究论集》，虽为黄明信先生有关拉卜楞寺的专题论文集，但先生对拉卜楞寺

的生活基本轻描淡写，从未说过多么艰苦，更没有抱怨，凡事很乐观，更是淡然。谈的更多

是拉卜楞寺的建设、对住持的敬仰、喇嘛生活的充实。有了这种心境，这种精神，想必黄明

信先生世界里从没存在过困苦、孤寂、艰难吧。凡事接受了、面对了，就变得快乐了，日子

也过得快起来，就像我援藏三年生活和工作，回忆起来，快乐多，收获多。但因远离亲人，

时有迷茫，不知所措时，总是想起黄明信先生的八年拉卜楞寺生活，无形中，黄明信先生在

我援藏三年期间，如灯塔般引领了我向前。 

2013 年 8 月，援藏结束回到古籍馆工作，几乎每年都去看望黄明信先生。最初他躺在

自己小床上，翘个二郎腿，悠闲自得地和我们谈笑。2017 年 1 月 19 日看望病榻上的先生时，

已经消瘦了很多，话也少了，基本是闭目养神状态。是啊，黄明信先生一生经历丰富，迎来

百岁之时，需要静静地休息了…… 

现在，黄明信先生离我们而去，相信先生在天国开启了他另一段航程，开辟了他另一片

天地。先生乐观、淡然的处世态度和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，将永远激励我们奋进（图 2）。 

2017 年 6 月 22 日 

 

（原载《中国藏学》2017 年第 3期） 

  

图 2：2017 年 6 月 2 日上午，古籍馆民语组新老同事送别黄明信先生后合影留念 


